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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巍（右二）指导研究生分析西藏考古的出土资料。 安源摄

“ 人类才刚刚走到神秘三星堆“祭
祀坑”的大门口，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
决。未来，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应当
进入到综合研究的新阶段。考古学家还
应与神话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古
文献学家等并肩作战，从不同的角度对
三星堆文化进行至微至广的解读。

“圣洁的遗鸥飞过，我苍茫的家园。”耳边
聆听着康巴诺尔湖的《遗鸥》之歌，眼前平静的
湖面上不时有遗鸥掠过，湖边的低草亲吻着游
人的脚踝。这是曾经的国家贫困县河北省张家
口市康保县如今的景象。

提到这一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场景，就
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洪剑明。多年来，他深度参与康保
县的扶贫工作，用科技保护“被人类遗忘之
鸥”，进而带动当地旅游业蓬勃发展，为康保
2020年摘除贫困县的帽子作出重要贡献。
而要说起他与自然保护的故事，还得追溯

到 20年前。

推动第一所湿地学校落户

2002年春节，朋友告诉洪剑明北京市顺义
区汉石桥附近有个“坑儿”，可以带孩子去玩，
去了之后洪剑明才发现原来这里是一片湿地。
湿地芳草萋萋，但并不妨碍孩子们埋头捡田
螺、拿蒲棒相互追逐的兴致。
看着湿地里人们其乐融融的场面，洪剑明

不禁想起美国华盛顿州一块小湿地，其到位的保
护、物种监测与公众参与让他印象深刻。“2.8英
亩的小湿地都能完好保护，3000亩的汉石桥湿
地更应大有作为。”保护好汉石桥湿地和开展环
境教育的想法，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实际上，洪剑明从小就对大自然有深厚的
感情。

高中时，他便加入北京市青少年生物爱好
者协会，内页已泛黄的会员证被他保留至今，
他也因此与自然保护结缘。

1985年，刚大学毕业的洪剑明去听中国科学
院院士匡廷云讲座，并请匡廷云在他随身携带的
一本《生物物理学问题》小书上留言。匡廷云工工
整整地写下：“科学要求一个人献出毕生的精力。”
这本已起毛边的小绿书，被洪剑明珍藏到现在。
坚守的情愫至今未改。走进位于首都师范

大学的北京湿地研究中心办公室，《中国科学
报》记者发现了洪剑明的“与众不同”，别人养

花、养金鱼，而他养了两缸虾。看着小虾在水草
中自由穿梭，便明白了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情怀。

保护汉石桥湿地，早年有很多人呼吁，但
效果甚微。在洪剑明的努力下，一份建议书送
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的批示激励了他组
队展开调查，仅半年就发现了汉石桥湿地有鸟
类 126种、植物 200多种。政府因此取消了在
此建设高尔夫球场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汉石
桥湿地自然保护区。

洪剑明对汉石桥湿地自然保护区还有进一
步的设想。他在报纸上看到德国为了教育青少年
保护森林，在林中建立了森林学校，开展自然教
育，于是他便萌生了成立“湿地学校”的想法。

2003年 9月 10日，在他的推动和不懈努
力下，我国第一所湿地学校诞生了。湿地学校
里建有校园湿地，专门有一套小册子教学生怎
样辨别湿地植物、校园鸟类和水生昆虫。在校
园里，学生就能够深入自然，真真切切地接触
以往只能在照片里看到的生物。

洪剑明还在首都师范大学开设了环境教
育辅修专业，培养自然教育人才；在湿地学校内
为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开展培训、授课，接待本科
生和研究生前来考察与开展毕业设计，将湿地学
校教育、科研、培训的三大功能发挥出来。

给大天鹅在黄河安个家

2002年以来，洪剑明一直坚守在湿地保护
研究领域，可 2014 年他“突然”开始研究起河
南省三门峡市的大天鹅。这一转向，着实让人
吃了一惊。
“无论湿地保护还是大天鹅保护，真正要

做的是还自然于自然。”被问及研究方向发生
的改变，洪剑明坦言道，保护大天鹅，其实是保
护它的栖息地，这是湿地保护的重要方面。

不过，这条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走。
“俗话说鸟为食亡，首先得让鸟有自然的食物
吃饱肚子；其次是栖息环境，一要安全，二要有
晒太阳的草滩，水鸟也不能一天到晚都泡在水

里。”洪剑明解释了天鹅需要怎样的栖息地。
洪剑明带着学生连续几年系统研究了天鹅

的食性、越冬行为、栖息地选择等。来到三门峡的
第一年，他们就沿着黄河三门峡库区 50公里开
展细致的野外调研，利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
合遥感技术等寻找黄河沿岸适合恢复的栖息地。

正是因为前期准备充足，天鹅湖修复后第
一年，就吸引到天鹅像下饺子一样前来栖息。
如今 100亩小水面通过生态设计，从没有一只
天鹅的空地成为近 600只天鹅的家。

天鹅保护工作带动了当地生态旅游业发
展。近年来，三门峡市每年都会迎来 200万人次
的游客，为其带来的综合效益高达 10亿元。

在“遗鸥之乡”助力扶贫

康保县是中国“精准扶贫”和“防返贫”的
样板，而它的另一个名字是“中国遗鸥之乡”。
如今，成群结队的遗鸥时而漫步在湖心岛上，
时而低飞掠过苍茫平静的湖面，时而舒展着翅
膀翱翔在蓝天。

2014年，洪剑明去康保做鸟类调查时，一
只只头戴“黑礼帽”、红嘴红腿、昂首挺胸的鸥
鸟引起了他的注意。几经查询他了解到，这是
全球仅剩一万多只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遗鸥。

善于调研的他发现，康巴诺尔湖位于县城
最低处，中水和雨水汇入导致水位升高，湖心
岛面临淹没之虞，而湖心岛正是遗鸥的繁殖
地。为此，他建议当地政府立即将湖心岛垫高，
上层铺设遗鸥筑巢喜爱的砂石。2016年，康巴
诺尔湖繁殖遗鸥数量荣登全球榜首。

然而，近年来康保繁殖的遗鸥数量却在下
降。原因何在？

为探究遗鸥去向与其觅食地，研究团队先
后花了 50 万元为近 80只遗鸥装上小型跟踪
器。他们精确掌握了遗鸥的迁徙路线———遗鸥
在渤海湾越冬，张家口是距离越冬地最近的繁
殖地；同时发现近年来繁殖种群数量下降与气
候干旱、湖淖干涸、生态承载力下降相关。

洪剑明进一步提出“一湖三岛”构想，把东
岸半岛也改造为遗鸥繁殖湖心岛，2019年新的
湖心岛承载了大部分遗鸥筑巢。为了恢复更多
觅食地，洪剑明又进一步建议引湖水到荒滩恢复
湿地。2019年，差点被涨水吞噬的湖心岛终于得
以保全，繁殖地周边也有了更多觅食湿地。2020
年，在康保繁殖的遗鸥数量开始回升。

洪剑明的学生、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科研助理吴渊时常与洪剑明同赴康保、开展
科研。在吴渊的印象中，“洪老师一直秉持探索
生态保护的自然之道。他冲在一线、身体力行
的求实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保护遗鸥的路上，洪剑明和他的学生们并
不孤独。最让他感动的是康保形成全民保护模
式。村里的大爷、大妈见到受伤遗鸥，都会自发
将其送到救护站。

康保虽然是贫困县，但相比周边，却在生
态保护上最舍得花钱。当地政府通过举办摄影
周、创立“恋人花节”等活动和发展绿色产业助
力脱贫。

洪剑明团队还帮他们争取到春秋航空、中
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扶贫专项和腾讯公益等的
资金支持，用于遗鸥保护、栖息地修复。
“你一定得认识到自己想往哪个方向发

展，然后一定要对准那个方向出发。”《麦田里
的守望者》一书中写道。在这里，洪剑明仿佛看
到当年那个热爱自然的少年的影子。只不过，
它已是一支正在逐渐壮大的自然保护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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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山东科技大学师
德宣讲会上，荣获该校 2020年度
“教书育人楷模”称号的刘青云，
在面对即将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
时说道：“我愿为学生倾尽自己的
所有。”

这句话中蕴含的重量不是轻
易说一说就能担当起来的，但刘
青云确实做到了。

刘青云是山东科技大学化学
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从教 14年
间，学生的每件“小事”都是她眼中
最重要的事，需要她尽全力去对待。

每堂课都有“闪光点”

“一堂好课，至少要给学生一
个闪光点。”刘青云这样说，也是
这样做的。

乒乓球、塑料管、矿泉水瓶，
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物品都成了她
课堂上的教具。这些“教具”也让
她的课堂活了起来。在无机化学
课上，她用一个个乒乓球现场组
装成各种晶型结构，原本抽象、无
趣的结构图在她的操作中活灵活
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这让本来枯燥的化学知识
“活”了起来。许多毕业生多年后
还能回忆起那些教学器具，“听刘
老师的课总是感觉时光飞逝，还
没听够就下课了”。

为了上好每一堂课，刘青云
每天保持阅读习惯，一听到合适
的案例就赶紧记下，常常把生活
中发生的事搬到化学课堂上。为了
及时更新知识，她密切关注国内外化学学科前沿，想方
设法把新材料、新工艺补充到教学中。日积月累，刘青
云的教案成了“教科书”，她作为副主编出版的省级规
划教材《无机化学实验》被众多高校采用。
“我们总能被她深深吸引，她的化学课也是人生

课，‘化学味’‘人情味’‘生活味’在这里交融。”山东
科技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学生赵同说。调剂到这个专
业的他，曾经有些抵触，但自从听了刘青云的高分子
化学课，他慢慢地喜欢上了所学专业，不仅补上了落
下的功课，还考取了本专业的研究生。

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在刘青云的眼中，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她希望，
自己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成长中的引路人。

在同事们眼中，刘青云总是和学生形影不离。操
场上，她与学生一同跑步；餐厅里，她和学生同桌就
餐，倾心交谈。周末的时候，她还经常约上学生春游、
爬山……正是一次次的“亲密接触”，让她对学生的学
习、思想动态了如指掌，在教学中“对症下药”。

刘青云所指导的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特别困
难，难以完成读博的梦想。刘青云了解到他的困难
后，指导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以“奖励”的名
义，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近三万元补助他，帮助他实
现了读博士的梦想。

14年来，刘青云早已忘记自己到底帮助过多少
学生，但是学生不会忘记。有一年毕业晚会上，一名
学生说：“老师你对很多同学都有帮助，我只是其中
之一，但你对于我就是全部。”

刘青云认为，这便是她坚持下去的力量。

学生科创的“定海神针”

连年获“大学生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指导
学生多次获山东省化学实验技能大赛、国家大学生
科研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等奖励，指导本科生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 SCI论文……对刘青云而言，“指导
学生进行科技创新”是她心头一桩大事。而对学生来
说，有刘青云的指导，就有了“定海神针”。

每年，刘青云都有一个固定“项目”，那就是指导
学生参加山东省化学实验技能大赛，这是在专业领
域中最具代表性的比赛。目前，这个固定项目已持
续了 11年。为了做好比赛准备，她利用周末及节假
日，指导学生进行实验的操作训练，从笔试试题的模
拟到每一步实际操作，都进行详细的讲解和示范。暑
假期间也是竞赛集中培训的最佳时期，潮湿闷热的
盛夏，她却一直陪着学生训练。

为了让学生开阔眼界，她还经常把一些科研产
品带进课堂；有时候，她会让学生轮流参与到自己的
项目中锻炼科创能力；她还会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多
看多思科技热点；她为学生设立科创奖励制度，激励
学生走近科学……

这些年，刘青云的学生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达上
百人，有的学生注册了专利，有的学生走到行业的显
要位置，还有学生创办了公司，走上了创业的路。一
位学生给她留言：“三年来，您给了我无数的安慰与
鼓励，帮我建立起自信。毕业多年，我仍难以忘记，
您是一位真正走进我们心里的好老师！”

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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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云

有一只小鸟，从他心头飞起
■本报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郎敏

洪剑明在永定河湿地考察。

霍巍：至微至广考古人
■本报记者卜叶

近日，随着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次挖掘，世
界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古蜀之
地。刚刚发掘出土的黄金面具等文物更是牵动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的心。

早在 1986年三星堆意外现世前，霍巍就
在此进行发掘工作。35年来，这片荒废的祭祀
区、神秘的遗迹、沉睡千年的历史之谜，让他初
心不改、上下求索。
“考古的意义就是发现表象之下的人类社

会图景，还原一个鲜活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
说，考古不仅定义了昨天，也影响了人类的今
天。”霍巍说。

三星堆的蜕变

霍巍是高考恢复后第一年考上大学的学
生。在中缅边境从军的经历，让他对战争史等
颇感兴趣。一进入四川大学，他便扎进了考古
专业的知识海洋。学习期间，霍巍在考古学、历
史学、古汉语、外语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6年，霍巍刚刚研究生毕业，便以助教
身份带队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进行考古实习，任
第二发掘区区长。不断出土的考古发现暗示这
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但 3个月的实习期转瞬即
逝，大部分师生陆续返校。

就在这一年夏天，他负责发掘的区域曝出
个大新闻，一位农民偶然发现了重要文物，古
蜀文明的一角令霍巍又惊又喜。

其实，蜀文化在甲骨文、金文上曾有记载，
且在不同的史料体系中都可以找到痕迹。“很
多问题看似前人已有陈说，但把原始材料和前
人研究的结果对比，就会发现当中有些问题说
得并不透彻。”霍巍说。

1986年，三星堆首次出土的文物展现出鲜
明的特性，大量神鸟元素、巨型纵目青铜面像
都是此前不曾见到的。为了理解其丰富性、多
样性，此后，霍巍寄情于三星堆，将大量精力倾
注于考古学。

他认为，三星堆文明根植于华夏大地，与
中原文化关系密切。其部分神话与崇拜体系、
造型艺术以及审美观念或受到一些更遥远文
明的影响。但对于后者，还需要更多考古的实
物证据，才能连接起它传播的链条。

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三星堆的考古工作
愈加细致。工作人员连泥土都不肯“放过”，进行
了大量肉眼看不到的现象观察，更在考古发掘现

场首次采用全封闭的大保护棚，并在其中建造了
太空舱一样的封闭发掘舱，进行保护性的考古工
作。同时，还在发掘空间配置了精密的观测记录
仪器设备以及多学科实验室，以便对出土器物迅
速进行现场分析、信息提取和文物保护。

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三星堆文化提出
的问题，比考古人员能解决的要多得多。目前
对三星堆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人类才刚刚
走到神秘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门口，还有很多
问题没有解决。

霍巍经常告诫他的学生，未来，对于三星
堆文化的研究，应当进入到综合研究的新阶
段。考古学家还应与神话学家、民俗学家、历史
学家、古文献学家等并肩作战，从不同的角度
对三星堆文化进行至微至广的解读。
“这样做，虽然不确定能彻底复原历史的

真实，但可以帮助人类一步步走近历史的真
实，为神秘绚烂的三星堆文化得出一些合理的
解释。”霍巍说。

三星堆考古的经历让霍巍终生难忘，在此
地他也成功完成了由一名边防军人到专业考
古人的蜕变。

青藏高原的成长

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西藏地区的
考古尚处在拓荒阶段。关于青藏高原的历史记
载都很晚，大多从唐代开始甚至更晚，考古材
料更为稀罕，许多史前石器甚至是地质学家偶
然发现的。
“考古学方法有助于解释这个区域的文明

样态和文化交流问题。”他和另一位考古专业
的年轻人李永宪决定在四川大学老一辈考古

人积累的基础上，去叩开西藏考古的大门。
当时的科考条件恶劣，深入西藏阿里地区

更加凶险，需要将生死置之度外。去一趟阿里，
断断续续要走 20天左右，许多山路不通车，需
要牛马帮助运送物资。记录文物的影像资料需
要大量胶卷，但配发的相机胶卷根本不够用。
他们就一边手绘图像，把能省的胶卷省下来；
一边省吃俭用，把钱留下来买胶卷。

一次，霍巍想吃萝卜，内地产的萝卜价格
高，他舍不得买，就买了两个当地的“藏萝卜”。
“我们把藏萝卜放进高压锅，整整一个多小时，
拿出来用刀切，还是铿锵作响，根本切不动。后来
才知道这种萝卜是喂牲口的。”霍巍爽朗一笑。

更让人担忧的是，此时阿里地区还没有通
信信号，当霍巍有机会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时，他已经离家快一年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霍巍音信全无，家人完全不知道身在无人区的
他平安与否。

1992年，在中尼边境的吉隆县，当地县委
书记告诉霍巍这个地方有汉字碑刻，碑刻影响
到水渠修建，即将被毁掉。霍巍顾不上高原缺
氧的环境登上险坡，终于发现了《大唐天竺使
之铭》。碑刻所载建碑者为唐代官方使节王玄
策，这处石刻字迹也成为唐代初年开通的唐—
吐蕃—天竺通道的唯一实物证据。
“该唐碑被发现之前，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过

这条道路或王玄策的有关事迹，但一直缺乏强有
力的证据支撑。”霍巍说，《大唐天竺使之铭》石碑
证明了这条道路出山地点的具体位置。

这个发现让霍巍非常兴奋，但他没有就此
止步。

而后，在西藏阿里东嘎皮央遗址，霍巍发
现了一柄双圆饼首青铜短剑。这柄短剑跟此前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出土的短剑类似，
甚至三角形的纹样都是一致的。“皮央和盐源，
如此遥远的时空，如果没有贸易或交流很难出
现这样的巧合。”霍巍说。

类似的发现不止一次，许许多多的小线索
汇集，历史的风尘扑面而来。霍巍认为，早在史
前时期，西藏内外的交通路线已经存在，甚至
比较成熟。由此，他提出“高原丝绸之路”的概
念，这并不是某一条路，而是一个网络，在不同
历史时期、王朝统治背景下，长期存在着东西
方文化交流的通道。这一概念震惊了学界，也
让人们对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对外交流通
道有了更立体的认识。

多年的坚持，让霍巍对青藏高原的发掘和
发现越来越多。高原的工作环境，也让他的皮
肤愈加黝黑红亮，高血压等高原病也缠上身
来，但他心中对考古事业的热情却并未因此减
退半分。

更深更远处的开拓

长期的考古经历让霍巍坚信，考古不仅需
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文献的深厚积累，还需要
对中西方考古学界动态的了解和开阔的视野。
“除了中国文明，考古人员也要关注其他文

明。因为离开了其他文明的中国文明，很难看出
它的特点；不了解中国文明的其他文明，也是缺
失的。考古人要更自觉地关注各个民族创造的优
秀文明，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流、借鉴。”霍巍说。

霍巍认为，考古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有
世界视野。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世界考古和
对外交流方面取得成果，多次赴日本、美国、德
国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在国际
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等。

霍巍非常赞同引入新技术，如 GPS、GIS、
全站仪等，帮助考古人员更高效地解读材料。
同时，他强调，解读材料以后，要跟人、社会发
生联系，打破文物资料孤立的状态。“一定要建
立这样的意识，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意识下使用
工具，才能做出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此外，他认为，重大考古发现需要多方努
力，依赖的是全体团队成员的集体智慧。因此，
他十分重视考古人才的培养，经常告诫团队成
员，考古工作最需要的是科学精神，而不是个
人兴趣，一时不了解也不要紧，但必须客观、忠
实、全面地加以记录，而不能以个人好恶任加
取舍，为后续研究留下充足、详实的记录。

霍巍的认真细致令年轻的四川大学考古
系教授王煜深有感触。他清楚地记得，早年间，
跟随霍巍前往南京进行南朝石刻调查时，霍巍
在七八月的炎炎烈日下头顶湿毛巾，认真记录
石狮子每一绺毛发披落方向的场景。

看到四川大学教授吕红亮、王煜等一批年
轻考古人员成长起来，霍巍喜上眉梢，多年育
人的辛劳终于有了回报。“考古学发展以及自
身特色的传承和积累离不开人才，培养人才是
重中之重。”


